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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会昌

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
代，有这么一群人在村里
走街串巷。他们推着独轮
平板车（也叫“秃牛子”），
车上装着一个比较密实的
铁丝方网框，网框里整齐
地摆放着一些无盖的长方
形和正方形的硬纸壳盒
子。有的盒子里放一些花
糖、糖豆、大米花之类的小
食品，盒隙插上几个小糖
人；有的盒子里放针头线
脑、各类小玩具；还有的盒
子里放着发卡、头绳、火柴
等日常用品。一侧的车把
上挂着一个镗锣和锣槌，
镗锣是直径约为 30 厘米
的一个铜盘，旁边有两个
孔眼拴着一条短绳，方便
用一只手提。他们把车
推到住户密集的街道边
停下，摘下车把上挂着的
镗锣，用锣槌敲打，口里
大声吆喝着“收长头发，
收旧衣、旧鞋、烂套子，小
孩戴不着的破帽子，换针头线脑，换顶
针，换糖豆、糖块喽！”

在家正忙活的妇女一听见镗锣的
响声，都会说：“换镗镗锣的来了，看看
有什么旧衣物，换点东西去。”小孩子
们则二话不说，向着换镗镗锣的飞奔
而去，比兔子撒欢儿跑得还快。

不一会儿，换镗镗锣的跟前就围
了一大群人，有老的、少的、男的、女
的，他们说笑着，开心地寻找着各自喜
欢的小物件，脸上挂满了幸福的微笑。

这些换镗镗锣的小商贩，大都是
县城边或乡镇上的五十多岁的男性，
他们从县城起货，走村串乡售卖。

独轮平板车两边捆绑的两个塑料
编织袋里装着破铜烂铁、长头发、废旧
胶鞋、鸡毛等一众回收上来的废旧物
品。

可别小看了这些走村串巷换镗镗
锣的，他们常年奔走在各个村庄，风雨
无阻，不但给村民带来了需要的日常
生活用品，也给大家带来了无尽的欢
乐。

他们每到一个村庄，停好独轮平
板车，一敲镗锣，再一声呼喊，立刻就
会被一群大闺女、小媳妇围住，纷纷指
着叫他拿这拿那，家里若没有能回收
的废旧物品时，她们就会用自己存下
来的私房钱，购买一些发卡、小圆镜
子、雪花膏、搓手油、衣服扣子、头绳和
绣花针线等一些小商品。

老婆婆们也一个个颠着小脚往这
里赶，她们有的手里托着两个尚有余
温的鸡蛋，要换的东西不是肥皂火柴，
就是顶针线团。

小孩子们跑来一看有想要的东
西，嘱咐一声换镗镗锣的“别走”，立马
扭头跑回家，在家里搜寻用完了牙膏

的牙膏皮，有的牙膏还
没有用完，他们就会把
余下的牙膏挤出来，或
在床底下找寻不穿的
胶鞋，再或是从墙根底
下扒拉出一块废铜烂
铁，又飞快地跑回到换
镗镗锣的独轮车边，生
怕看中的东西被别的
小孩换走。

换镗镗锣的只要
会算账就行，不需要有
多高的文化知识，哪怕
是算亏了本，也不会有
多大损失。

换镗镗锣的一年
四季从早到晚推着“秃
牛子”，走东村串西庄，
一大早出门，天黑了才
回家。有时走得远了
当天回不了，他们干脆
就在走到的那个村里
找个柴火垛将就着睡
上一晚。饿了就从破
提包里拿出个用毛巾
裹着的凉干粮，向村里
人讨要一碗热水，就着

水吃下去。偶尔也会拿一些日用品向
村里人换碗热乎的饭来充饥。

那时候的农村，村民生活困难，恨
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儿来花，因此
一些不用了的废旧物品，他们都会攒
起来，如牙膏皮、鸡毛、猪鬃、不穿的旧
胶鞋、破铺衬、烂套子等，只为了能换
点小东西。

换镗镗锣的一般都很随和，不斤
斤计较，只要是差不多，就为村民换一
些他们需要的小物件。

但是大闺女、小媳妇要换的花头
绳、小伙子要换的松紧带，换镗镗锣的
会在刻有尺寸记号的车把上细细丈
量，多一寸也不肯让。

看到换镗镗锣的那极度认真的样
子，小媳妇们往往会开一句不伤大雅
的玩笑，引得众人哈哈大笑。小伙子
多会用嘲讽的口吻戏弄换镗镗锣的，
引来换镗镗锣的一丝丝不快：“这位大
兄弟您愿意说么说么，俺是小本生意，
不计较就得赔本，俺不能光赔钱赚吆
喝啊！”

大多时候是皆大欢喜，大闺女、小
媳妇、小伙子拿着换来的心仪物件高
兴地回家，并让换镗镗锣的改天再来。

在那个年代，这一辆辆独轮平板
车，就是一个个流动着的小商店，它
方便了村民的生活，也给村民的生活
带来了乐趣。在沉静的时光里，镗镗
锣一响，小村里便呈现出一片匆忙与
快乐。

岁月不停步，时代在发展。如
今，镗锣早已消逝在经济发展的浪
潮之中，换镗镗锣的商贩的形象也
刻在了历史的时光里，每当回忆起
他们，我的心里便会泛起一丝温暖和
感动。

远
去
的
﹃
镗
镗
锣
﹄

□ 范兆金

我的老家在茌平区洪官屯镇范
辛村。村东南的那口圆形水井，曾
经是全村人赖以生存的水源，现在
已被封存。

这口圆形水井是用青砖垒砌，
井沿一周铺着大青石，高出地面也
就几公分。历经岁月的洗礼，青石
磨得铮亮，青石边像是泼了肥皂水
一般光滑。井壁上长有灰褐色的藻
藓，其中一两处砖缝稍大一些，麻雀
竟在此安家，撵了几次也撵不走，也
就由它去了。水井正东不远处是坑
嘴，因为村里的大坑形如一条翘着
尾巴的鲤鱼，村民都称这口井是“龙
眼”。它也不负众望，井水比村里另
外两口水井里的水更加清澈甘甜。

每天天刚蒙蒙亮，勤劳的村民
就络绎不绝地肩挑水桶来担水。“早
啊，二大爷。”“早啊，三爷。”村民见
面热情地互相打着招呼。那两窝麻
雀早就知趣地飞到枣树枝头，不时
鸣叫着，迎接旭日东升。如果有生
瓜蛋子前来担水，动作笨拙不得要
领，几次提上来都是空桶，不免急躁
得头上直冒汗，有长者便不厌其烦
地教其打水动作，直到一次能打满
一桶水。见其已掌握打水的基本动
作，长者才笑呵呵地担着两桶水回
家了。

清晨的水井也是全村的信息集
散地。昨天村里发生的大小事，以
及赶集走亲戚遇见或者听说的稀奇
事在这里得以汇总交流，口口相
传；时令种播收割的农事，大家在这
里相互提醒，尽显全村人的亲近。
一次，村西头三顺帮助老蔫头打水，
老蔫头回家一个劲地给老伴夸奖三
顺心眼多好、身子骨多结实，老伴回
头把娘家侄女说给了三顺，成就了
一桩婚事，传为佳话。

水井里有长蛇，只是听说，村里
没有几个人亲眼见过。井里有青
蛙，倒是真事。水坑里的青蛙爬上
岸来，不知前方危险，扑通一声掉进
井里，就成了“井底之蛙”。水井上
方没有掩盖之物，春秋沙砾落叶，冬
夏雨雪，尽收井里。村民打水时，眼
镜、发卡甚至戒指、手镯、手表、钢笔
掉进井里的事，时有发生，就连水桶
也有掉到井里的时候。

麦收过后，高温蒸腾，天干地

燥，地下水位下降，秧苗喊渴。原先
用扁担就可在井里轻松打上水来，
现在得需要用长井绳提水，水质也
大不如从前。村主任召集村里的男
劳力在大榆树下集合，商议次日淘
井事宜，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淘井关系着全村人的生计，是
村里的头等大事，但是老辈子传下
话来，女人和孩子不得参与，有好事
的小孩只能远观不能靠近。

将三根粗细相当的檩条一头捆
牢，三足鼎立放稳，系上一个轱辘，
套上一根长绳，简易滑轮就准备停
当。下井前，村主任点燃一叠草纸，
嘴里念念有词，祈祷上苍护佑淘井
人平安无事。

下井，一个人忙不过来。如果
人多的话，因为井底狭窄人们手脚
伸展不开，所以一般同时下井三
人。淘井需要短把窄头的工具。下
井的村民，不能是乳臭未干的半大
小子，都是娶妻有孩子的壮劳力，并
且手脚利索有眼力劲儿。他们脚穿
长筒水靴，身披蓑衣，头戴草帽。一
切就绪，村主任打开一瓶烧酒，下井
三人依次喝一口烈酒，直到喝完，使
身体热起来，抵御井底的寒气。这
时，参与淘井的所有村民禁言，不吉
利的话万万不能说。村主任一声

“下”，长绳一端的四五个劳力缓缓
松绳，把下井的三人依次顺到井底。

先是提上一桶桶浑浊井水，井
水带着泥腥味，接着，桶里的水越来
越稠，颜色越来越深，腥味也越来越
浓重。再把桶换成轱辘斗——圆形
柳编箩筐盛淤泥，泥水滴滴答答，
幸好蓑衣草帽护着下井村民的头
和身子，使之不被淋浇。这种漏水
的轱辘斗，倒起淤泥来比用桶方便
快捷多了。淤泥倒成一堆，村民用
三股叉翻找，以前掉进井里的戒
指、手镯、手表、发卡、钢笔等物品
悉数找到。物品失而复得，村民很
是开心。

淤泥清得差不多了，井底汩汩
清流涌出，村主任便招呼井上拽绳
的人齐心协力把井下三人拉上来。
上来时，还不忘把井壁缝里的麻雀窝
掏干净。淘井完毕，第二天一早全村
人又可以喝上又甜又清澈的井水了。

说来也怪，每每淘井过后，不出
三四天就会有一场大雨降临，旱情
解除，秧苗欢喜。

水井

水井水井 摘自摘自《《茌平民俗茌平民俗》》

（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仅用其音）


